
2000年，岱峻在李庄板栗坳牌坊头。（岱峻供图） 2000年，岱峻在宜宾两江汇合口。（岱峻供图）
2004年，岱峻在首版《发现李庄》首发式暨荣誉

镇民颁证仪式上。 （岱峻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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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7 日，岱峻新版《发现李
庄》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举办
了首发仪式。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采访了他。

重写《发现李庄》
自己也在深度学习

记者：从《发现李庄》初版到新版三
卷本《发现李庄》，时间跨度有20年。
为什么要这么久？或者说，为什么这么
多年后又要重写李庄？

岱峻：20年前，我写《发现李庄》的

时候，有很多不足和缺陷：材料比较

少，认识的采访对象也不多。而且当

时我主要是从记者的角度仰视去看去

写，还没有对自己进行很好的学术写

作训练，知识储备方面也不足。就是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2004 年《发现李

庄》出版之后，还是得到各方的认可。

北京大学人类学的王铭铭教授在李庄

时，看到当地导游人手一本《发现李

庄》，他就找到我，请我于2007年到北

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去给他的博士

生讲李庄与中国学术。第二年，王铭

铭、王建民、潘蛟等教授，又带首都高

校的20多位博士生，在李庄搞了一次

人类学实地营研讨。我参与其中，在

给他们讲授的时候，自己也在接受初

步的学术训练，开始有意识地校正我

书写的不严谨，避免过分渲染，开始尝

试学术性写作。

考古学家李济先生的儿子跟我联

系上以后，又激发了我写《李济传》的想

法。这个书出版后反响很好。对我自

己来说，这本书的意义在于：让我从一

般性的文学特稿写作进入学术性写作，

而且得到了考古学界的肯定，给我很大

的信心。与此同时，我写的《发现李庄》

被民族学家、社会学家杨圣敏在其主编

的《中国民族学六十年：1949-2010》一

书中，纳入专节讲述。这也意味着，李

庄开始进入学术殿堂，我也跟着一点一

点地从学术的角度去发现李庄、重新认

识李庄、书写李庄。

记者：您是怎么从文学创作转型到
学术型写作的？这中间有怎样的过程？

岱峻：写李庄的特殊之处在于，中

间涉及要写很专业的学术机构、很资深

的学者。我得深入了解这些学人分别

是干什么的。比如说考古学，那我就需

要深入了解这个学科是怎么产生的。

于是我就要懂考古学的源流，包括工业

革命史、文化人类学等。相当于，从一

个点，就需要进入一个文化系统。也就

是说，了解李庄，我先得了解李庄的学

问。那我就得给自己补课，要深入学

习。其实过去20年，我不只是闷头重写

《发现李庄》，我还在进行深度学习，涉

及各个学科的知识，包括考古学、法学、

经济学、社会学、语言学、人类学，凡在

李庄涉及的学科，我都在补课学习。现

在信息渠道也很方便，我经常在网上看

慕课，系统学习了傅佩荣、刘擎、陈嘉映

的哲学，何怀宏的社会学，赵林的世界

史，姚大力、葛剑雄、韩茂莉的历史地

理，何光沪的宗教学等。

记者：李庄成为您自学的一个出发
点。或者说，李庄成为通往更大知识世
界的一个窗口了。

岱峻：对。我花了大量的时间用在

深度学习上。有人问我值不值，我只能

说，我真的很幸福。

注重细节与情感
让历史写作不一样

记者：从作者的角度来看，新版《发
现李庄》比老版有哪些不同？

岱峻：《发现李庄》出版后，我得到

很多珍贵的机会。比如李济的儿子李

光谟先生，把他父亲的很多珍贵资料交

给我，陈寅恪的女儿陈流求老师约见

我，跟我讲了很多她父亲跟当年“中央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故事，讲了

很多细节。此外，我还有机会认识了徐

中舒先生的孙子徐亮工、缪钺先生的

孙子缪元朗等一批学人的后代。他们

手上的资料、信息都汇到我手里边

了。正是这样的积累，让我对曾经内

迁李庄的那些学术机构及学者们的认

识更加清晰。

20年前，我曾采访抗战胜利消息传

到李庄时大家的反应。其中采访了曾

经在李庄一个机构当炊事员的人，后来

我意识到，他的记忆，可能有用想象填

补的地方。经过有意的自我教育和学

术训练，我就比较注意信息甄别和对

比。而且尽量避免过多的文学渲染，以

想象代替史料。这次重写《发现李庄》，

在调查采访的时候，我就更有经验，也

更有自觉性。对于大家更深认识李庄

那段历史，更有帮助。

记者：《发现李庄》在四川文艺出版
社首次出版后，还在四川省外的出版社
出版过别的版本。这次重回四川，出了
新版，几乎相当于重写，对吧？

岱峻：是的，你说得对，是一次完全

全新的书写。如果说原来的《发现李

庄》是一个提纲的话，还是很不成熟的

提纲，其中有错误、有没写到的地方。

比如说最残缺的部分就是社会科学所

的部分。而且很多信息，也是需要随着

时间的变化、信息的汇聚、人们对历史

的认识才逐渐清晰，这需要一个过程。

这次回到四川出版，要感谢四川人民出

版社的黄立新社长，黄社长主动找到

我，希望我把《发现李庄》拿回四川来

出，并不限体量与字数。

记者：您有意识将之前的文学写作
逐渐转换为专业性或者学术性写作，但
是您的历史作品可读性还是很高，对于
普通读者来说，并没有障碍。我看到大
家评论说，“岱峻的书写注重细节，叙述
生动，保有惯常的优雅的文笔，颇具历
史感与人文温情，具有很强的文学可读
性。”专业度和可读性这两者您是怎么
平衡的？

岱峻：我的写作从在新闻行业写散

文开始。1984年我获过中央电视台、中

国地理学会、旅行家杂志联办的全国游

记文学征文的三等奖。可以说，我的写

作，是从文学写作开始的。当我转向历

史题材写作的时候，我曾经很有意识地

说，要在自己的写作里“去文学化”。然

后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你做不到“去文

学化”，因为你是一个大学读中文系的

人，文学性已经渗透到你的血液里边

了。后来我自己琢磨认识到，其实这两

者也并不必然矛盾。

学者章太炎曾说，学术要与日常

生活相勾连。而这种勾连，学术中人

容易不注意，而做文学的人反而更容

易注意。2015年，国际历史学界在山

东大学有一个讨论主题，大概就是说，

学者要注意情感在历史写作中的作

用。这都给我很多启发，让我意识到，

注重细节与情感的文学性，也可以成

为我的优势，让我的历史写作有不一

样的地方。

求知与写作
是我人生的志业

记者：您不是学院里的那种职业学
者或者专业学者，而是在民间以自己的
方式写历史作品，既具有专业度，又能
让普通读者感兴趣。这是很难得的。

岱峻：我觉得，我做这些事，最大的

特点在于，我研究、我写作，纯然是出于

我的个人兴趣爱好。我的写作没有申

报课题，也没从李庄拿一分钱。我写的

这些，首先完全是为了我自己，然后属

于喜欢它的读者。

记者：李庄成为您几十年写作非常
重要的一个源头领域。当时您第一次
到李庄，是什么感受？

岱峻：发现李庄是一个宝藏，是一

座书写中国现代学术史的富矿，也是一

个逐渐深入的过程。但一开始的确是

令我惊叹的。我记得当时我写了一篇

文章叫《世界将重新叩访李庄》，从中也

可以看出我的惊艳程度。

记者：在新版《发现李庄》新书发
布会上，面对台下的年轻人，您说了
一段很感人的话。大概是说，年轻人
在遇到艰难的时候，可以有另外一种
活法：找到自己的志业，坚持自己的
判断，读想读的书，做独立的思考。
您还特别提到，社会学家马克斯·韦
伯所说的学术，不是乐趣，不是职业，
是志业。可不可以说，您的志业是您
的写作？

岱峻：苏格拉底临死的时候说，我

唯一知道的是我的无知。实际上人类

的进步就是从求知开始的。我1978年

考上大学到现在，有一点自己的成绩，

我最大的乐趣是，把求知与写作当成了

人生的职业，同时也是志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对话作家岱峻：
不断深度学习，讲述更完整的李庄

2023年6月27日，岱峻在李庄给读者签名。


